
今天整理抽屉，找见一本以前的电话簿，
当看见天恩舅的名字时，一时触动，许多往事
涌上心头。

1996年的冬天，我在太原，工作没有着落，
生活也不稳定，内心苦闷，想出去走走。正好
有个发小在晋城做服装生意，他父母要去帮
忙，便邀我一起去了。每天在发小家吃饭也不
好意思，我就在店里下夜。

天恩舅就是在那时出现的。
他说是发小的舅舅，其实没有血缘关系，

只是发小的母亲认下的一个干弟弟。他是河
南人，姓贾，大我 20岁，在老家结了婚，自己一
个人在晋城打拼。他没有固定工作，好像在派
出所和文化馆各干过一段临时工，骑一辆摩
托，在四乡八村跑一些红白喜事演艺的活，偶
尔也贩卖东西。他和我在发小家吃过两次饭，
挺投缘，便熟悉起来。

见我白天无事，他那段时间正好闲着，几
乎每天中午都带我去吃河捞面，下午再去他朋
友家打小麻将。他住一间单身宿舍，房子不
大，紧紧凑凑放些生活用品和剩货。有次去他
家，他见我脚上的棉鞋旧了，拿出一双崭新的
军用皮棉鞋，说他贩鞋剩下的，硬让我穿上。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那个陌生的异乡，我脚
暖心更暖。

年底我要回太原了，跟他告别。他说他粗
通相术，我将来必能发达。我知道他只是一句
戏言，是让我不至于颓废，但还是心底发热，不
由地对前途充满希望。借他吉言，回太原后，
机缘巧合，我碰到了两个生命中的贵人，找到
了适合自己的方向，几年之内，结婚买房生子，
步入生活的正轨。他知道后，自诩预言无虞，
打心眼里替我高兴。后面我也去过几次晋城，
每次都会去看他。他还骑着摩托车，日子过得
紧紧巴巴。

我发小兄弟俩经过多年奋斗，在晋城发
展得不错。他很得意，没事就给别人夸他俩
外甥了得，有时把我也捎带上。但他只把这
作为炫耀的资本，从没作为依靠的后盾，还是
东奔西走，凭辛苦挣钱。他挣钱不多，一直没
买下房子，后来搬到城中村一个大杂院的一
间西房。我去那儿看过他一次，很旧的老房
子，没有暖气，靠蜂窝煤取暖。但他很知足，
和邻居们处得很好，谁家有事，都去帮忙，每
天乐哈哈，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他就是这
么一个人，自己一地鸡毛，还总想为别人拂去
身上的尘土。

2013年，我和发小共同的一个兄弟到晋城
做老总，顺便照顾他一些生意，他的收入稍微
高了点。2014 年，他看上一辆比亚迪的二手
车，但价格超出他的预算，他让发小去跟人家
砍价。发小兄弟俩实在砍不下来，就一人垫了
1000元哄他高兴。我知道后，辗转通过卖车的
朋友在晋城的 4S店给他装了一套倒车影像，让
他很是得意了一阵子，逢人就夸自己有几个好
外甥。有了车，跑起生意来方便，活也多了。
过年前，他打电话说今年买了许多年货，要开
车回老家，颇有衣锦还乡的感觉；还说来年再
接再厉，等春暖花开时，还要开车到太原玩，我
说欢迎，来了请他吃大餐。

正月十七，发小来电话，说天恩舅在晋城
煤气中毒不在了。晴天霹雳，我来不及多想，
连夜赶到晋城。邻居说他昨天刚从河南老家
回来，可能家里潮湿，烟筒不畅。我们等到半
夜一点多，他的女儿和儿子来了，连夜把他拉
回老家，让他魂归故里，不再漂泊异乡。春天
来了，他却走了，走得悄无声息，一点也不符合
他的性格。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依旧开心
快乐，不再为生计奔波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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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舅
张凌宏

“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不来……”
这首儿歌，我跟儿时的女儿唱过。但我敢肯

定，在自己的童年一定没听过。毕竟，那时的我们
连肚子都填不饱，一年到头大都吃只见几滴油星儿
的蒸菜、熬菜，用食油点灯以及老鼠偷油岂不是天
方夜谭？

可不知怎地，我的眼前还是常幻化出那只趴在
灯台上、弯弯尾巴上滴答着金亮油滴的小老鼠。透
过那金灿灿的油滴，伴着墙壁上那昏暗摇曳的煤油
灯光影，我似乎又看到了自己的童年，看到了老院
中铺着苇席的土炕，还有锅台角那个黑黑的油桶。

“唉，秀琴娘仔细的，每次蒸菜只敢款款滴那么
几滴，一年只用一斤油。”母亲站在锅台前，一边掀
开油桶盖儿，拿挂在桶内的那个山楂大小的油勺往
大炒菜勺里舀油，一边朝被窝里刚睡醒的我和二哥
叹道。

听着母亲的絮叨，秀琴娘的身影闪现在我的脑
海中：佝偻的身子，花白凌乱的头发，没啥血色的面
容，黑衣黑裤黑暖袖，一双小脚上穿着方口黑棉鞋，
冬天总是流着清涕，用暖袖子捂了嘴不住地咳嗽。

是呀，与秀琴娘相比，我们无疑够幸福了。锅
台角紧靠炕墙的那个黑油桶，更是储存了不知多少
的童年梦想。

我敢说，那个直径约一拃、高约半尺的黑油桶
原本并不黑，是因了经年的油污沁渍才变成那般模
样的，从它的形状和那个严丝合缝的盖子可以断

定。那罐子以前到底是个清漆桶，还是父亲在药材
公司工作时拿回的一个废药桶？我问母亲，母亲说
她也想不起来了。记得儿时的我们每当受了委屈，
一边双手捂了眼胡哼乱哭，一边透过指缝儿盼着母
亲掀开油桶盖儿，拿专供爷爷吃的混面卷子馍做了

“油盐馍”（将酥馍切成薄片，中间撒盐、滴油搓匀了
吃）哄我们。记得每当暮色降临，我和二哥一边咕
噜着肚子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等母亲回来，一边又盼
着母亲索性回得更晚些——那样，母亲才可能在
情急之下大度地舀出几勺油来为我们做葱花炒鸡
蛋，或者急慌慌地给我们做一顿油滋滋、香喷喷的

“烫面旋子”。当然，贪得无厌的我们最盼望的还
是过年。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那松软筋道的白馍和
油炸花馍；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那香脆可口的麻花
和麻叶，还有那加了大肉片子的油油的烩菜！哎
呀，做梦都觉着香！

眨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的梦里早没了童
年的那些美食，只有锅台角那个黑油桶偶尔还在眼
前闪现，还有那只尾巴上滴答着金色油滴的可爱小
老鼠。

“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不来，轱辘轱辘滚
下来。”

不知这首儿歌由何人创作于何年。但此情此
景，大概只有在遍布酥油灯的寺庙之夜才会有吧。
那只偷吃酥油的小鼠真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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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的时候，我喜欢观察多多喝水。只见它先
把舌头卷成勺状，探入水里，接着把舌头迅速收回，
一个水柱便吸入口中。喝完水后，多多会兴奋地满
地转圈，胡子上沾着的水滴随之舞动，可爱极了。

多多是我养的一只柴犬。
当初只是因为看了一个狗狗卖萌的视频，就萌

生了养狗的冲动。然而，当“小毛球”降临家中，我
才恍然大悟，养狗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初来乍
到，它整夜吠叫，诉说着对陌生环境的不适，还不时
撒泡尿，留下“到此一游”的记号。手忙脚乱之际，
我有些后悔把它带回家了。但既已拥有，我下决心
做一个负责任、有能力的好“妈妈”。

当“妈”的第一步，就是照顾它的生活起居，饮
食、洗澡、定时驱虫和打疫苗，样样都不能马虎。还
得做一名严师，从简单的定点如厕到复杂的握手、
转圈，每一项都要教。此外，还要化身心理辅导员，
照顾它的情绪。多多虽然只是一只小狗，却有着自
己的性格和思想。它不喜欢住在笼子里，总是趁人
不注意“越狱”，后来笼子就成了摆设；吃饱喝足了，
它便开始调皮，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我生气地想
揍它，它的情绪就瞬间低落下来，用湿湿的鼻头蹭
我的腿，我便没了脾气，无奈地收拾残局。它还有
些黏人，喜欢我陪它玩，出门时要说清楚什么时候
回来，它才不会可怜兮兮地一直守在门口。

多多睡觉的姿势十分可爱，四脚朝天的，我就
过去挠挠它，玩它的小耳朵。大概是被折腾得烦
了，它渐渐睁开双眼，伸个懒腰，然后生气地走到一
边继续睡。更神奇的是，它居然也会做梦，喉咙中
发出“嗯嗯”的奶叫声，小小的身体一耸一耸的。我

很好奇，它到底做了什么美梦？
日复一日间，多多成了一名重要的家庭成员。

吃饭的时候，我们围坐在桌前，多多站起身，头放在
桌子上，想蹭一口饭吃，怎么撵都撵不走。出远门
的时候，因为不放心寄养，就把它独自留在家里。
虽然走之前给它备足了水和粮食，但心里还是会一
直惦记。我一直害怕虫子，家里飞进虫子就会尖叫
着跑开，这可把多多忙坏了，跑来跑去，一会儿着急
地去抓虫子，一会儿跑过来看看我，还用舌头舔舔
我的手，像是一种安慰和鼓励。

我照顾着它，它却治愈了我。
小狗三个月大来到我家，如今已经五岁了。五

年的时光，不仅让它从又黑又瘦变得可爱健壮，也
让我成长颇多。从前，很多事我都半途而废，却把
遛狗这件事坚持下来了。夏天暴雨倾盆，冬天气温
低到零下 20多摄氏度，窗外大雪纷飞时，我也想偷
个懒，但看到小狗期盼的眼神，还是立刻穿上衣服，
带它出门玩。养狗不仅培养了我的耐心和包容心，
更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逆境。冬天，多多的后腿意
外骨折，疼得哀号不断。我冒雪驱车带它去医院打
针，它一声不吭，好奇地四处张望，还咧着嘴笑个没
完。我无奈又好笑，又被它的乐观打动。此后我遇
到麻烦，脑海里就浮现出多多傻傻的笑容，于是不
会焦虑，泰然处之。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当时在一群小狗里选
中它，就注定了这是一段美妙的缘分。选择多多成
为我家的一员，就像在我的生命中注入一泓清泉，
让我经历了一场幸福的爱的旅程。

（本文图片来源：百度网）

美妙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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